
 

 

親愛的人啊 

當黑夜向我走來，白晝離我遠去 

請把我的脊椎當成牧笛 

把我的雙眼，變成鳥兒嘴裡的種籽 

親愛的人啊 

當風吹來，我的肋骨被敲響 

請用哭聲為我歌唱 

 

    ──1630年代，〈吊死者〉 

  



I 
新人 

 

新人訓練。 

沒錯，新人訓練。對馬戲團而言，新人訓練可長可短──時間從半年到兩天都有可

能，訓練項目也可多可少──從二十三項到零項都有可能。總之，新人訓練的內容因人

而異，畢竟我們從「什麼都不會的小孩」到「有一技之長的專家」都收過，這兩者的訓

練內容當然不可能一樣。 

這次，負責訓練「新人」的是我。 

而這次的「新人」，是前神祕學執法機關最高權力者，巡守隊的副隊長──現藝名

為喜鵲──馬戲團的準主要團員之一。 

我站在一座灰色的小基地入口前，指著下方的海岸說： 

「看到了吧？前面就是海。」 

副隊長……新人喜鵲說： 

「嗯。」 

我比著周遭的短草皮和峭壁說： 

「如你所見，這附近沒什麼樹。」 

副隊長……新人喜鵲頷首： 

「是。」 

我清清喉嚨道： 

「所以我們得去海邊撿柴火。」 

副隊長……新人喜鵲垂眸，看向我身後獨輪推車裡的東西： 

「和腿。」 

我不太想回頭多看一眼，只好再次清清喉嚨，尷尬道： 

「不，嗯，這是我撿柴火時不小心撿到的，委託人失蹤的丈夫……的一部分。」 

「委託人，考絲夫人？」副隊長……新人喜鵲偏頭，再次看向獨輪推車靴子裡那隻

斷腿：「──的丈夫？」 

為了不在新人面前丟臉，我壓抑心中的慘叫，強作鎮定抓起那隻斷腿，故作滿不在

乎地輕笑了聲：「那就麻煩你繼續撿柴火了，我還得把這個交給小丑。」我晃晃手中的

靴子，該死，好沉，好噁心，好可怕。 

副隊長……新人喜鵲點頭表示聽命，抓住推車手柄倒出裡面的木頭，推著車準備往

海岸出發。 

我加快腳步走進小丑帳篷，把斷腿塞進正在和團長討論事情的小丑手中，彷彿扔掉

一塊燒紅的鐵，匆匆用旁邊木桶裡的冰水洗手，邊甩掉手上的水邊往小丑帳篷外衝：「等

等──」 

副隊長……新人喜鵲聽到我的叫喚停下腳步，而我收整態勢改成緩步走路，擺出馬

戲團前輩該有的從容表情，吸了口氣道：「忘了交代……如果看到死魚順便撿回來，可



以當成花花的飼料──」 

「一分！」夜鶯的聲音。 

「兩分！」玫瑰的聲音，還伴隨著木頭敲擊聲。 

我轉頭，就見兩個女孩正在拿木劍玩，似乎還有認真計分。 

「一百分！」夜鶯大叫。 

「一萬分！」玫瑰大叫。 

「一百萬分！」夜鶯叫得更大聲，連抓著斷腿走出帳篷、滿臉嚴肅正在討論事情的

小丑和團長都往她們那裡看。 

這兩個小孩最近迷上騎士的冒險故事，吵著要練劍當騎士。為了不破壞小孩的夢想，

我們沒有告訴她們這年頭的騎士已經不去冒險了，通常只在街邊乞討、四處流浪和拿假

劍騷擾普通民眾。但我們還是買了木劍給她們玩，當成「波菲爾觀星塔」的委託好好配

合的獎勵。也多虧如此，最近衣服的破損率和不相關人士的受傷率降低不少，看樣子讓

她們玩木劍確實比玩平常那些東西更安全。 

看著這對在沙灘上蹦蹦跳跳的雙胞胎，我不禁卸下防備，感嘆道：「小孩子變得可

真快……她們最近好像不喜歡唱歌了。」 

「是嗎？」副隊長……新人喜鵲也盯著她們看。 

我一愣，頓時尷尬起來，輕咳了聲繼續叮嚀這位新人關於撿柴火的注意事項：「咳

嗯，死魚、死鳥、死螃蟹等動物屍體都要撿回來當飼料，如果有好看的泡水靴也撿一下，

可以改一改當表演靴。」 

「『好看的』？」副隊長微微蹙眉。看來是想知道「好看」的靴子是什麼樣的靴子。

難怪他一天到晚只穿黑色或灰色。 

「質料好的靴子。感覺比較貴的靴子。」我改口道。 

副隊長遲疑片刻，才點頭表示瞭解。 

「那麼就麻煩你去撿木柴了。」我很有禮貌地命令這個新人。 

副隊長頷首，推著空獨輪車，走向通往海邊的下坡小路。 

我欣慰地看著這位新人的背影，想當初我只有被他命令和怕他的份，現在竟然能命

令他去撿柴，果然是燕子歸巢冬南春北。 

「喜歡啊！」玫瑰不知何時已出現在我旁邊，有點喘，冒著煙看我……等等，她在

冒煙？只見她額上有汗，臉頰紅撲撲的，背上和頭頂都冒出淡淡的蒸氣，簡直像顆剛煮

好的馬鈴薯。 

「妳沒事吧？」我有點擔心地皺眉。 

「我們喜歡啊！」夜鶯也站過來，只見她也滿頭大汗在冒蒸氣。她們這是玩得有多

瘋，竟然大冬天的可以玩到冒煙。 

應該說，這種時候到底要幫她們降溫還是保暖？我正想轉身去問小丑，玫瑰卻抓住

我的衣角，眨著大眼說：「喜歡。」 

我一愣，低頭問：「喜歡什麼？」 

「唱歌。」夜鶯說。 

「貝拉，貝拉，法多瑪──」玫瑰這就開始唱了起來。 



「穿著睡衣跑好遠──」夜鶯也跟著唱，原來她們這麼介意我剛剛說的話啊？ 

「她的心是冷的，」 

「但胸是熱的──」 

嗯？等等，這個歌詞…… 

「如果你問得很有禮貌，」 

「她會讓你吃她的……」 

「停！停！停！」我飛快摀住她們的嘴巴，抓著斷腿走過來想說正事的小丑和團長

也略顯驚訝地看著她們。 

我看著兩個小孩澄澈的大眼睛，頭冒冷汗地說：「這這這這這種歌……這種咳……」 

兩兩兩兩個小孩怎麼會唱這種……這種低俗的歌？歌曲的主角……法多瑪？應該

是指梅勒菲茲城的女巫……法多瑪．薩拉札吧？比起「梅勒菲茲城的女巫」，她其實更

常被稱為「梅勒菲茲城的妓……」咳，總之她是位各方面都聲名大噪，也聲名狼藉的……

嗯，女士。 

「這種歌……妳們從哪裡學來的？」我稍微緩和了一下驚嚇的情緒，強作鎮定看向

兩個小孩。 

兩個小孩拔開我摀住她們嘴的手，指向團長： 

「去酒館的時候有怪叔叔在唱。」 

「就學起來了。」 

什……！ 

我忍不住抬頭，皺眉看了團長一眼。 

我的臉色應該真的很陰沉，因為團長尷尬地飄開視線，有點慌張開始解釋： 

「呃，是上次嗎？酒館有生意要談，委託人正好約在那裡，她們沒人顧所以──」 

「是小丑帶我們去的。」玫瑰糾正。 

我們看向玫瑰的手指，原來那手指不是指著剛好擋在中間的團長，而是站在團長身

後的小丑。團長立刻橫移兩步，把舞台讓給小丑。 

我一愣，緩和臉色，眨眨眼看小丑：「你帶她們去酒館啊？」 

團長大驚看我：「你！為什麼態度差這麼多？」 

我翻了個白眼，「他去酒館又不是為了喝酒。」然後轉頭問小丑：「你去酒館幹嘛？」 

「喝酒。」小丑說。 

全員大驚，看著他。 

「啊……是研究酒的藥效嗎？還是成分什麼的？」我皺眉。 

大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不，是為了品嚐酒。」小丑說。 

「有品酒的委託嗎？還是有哪個委託人想要委託我們製造某種口味很好的藥酒，所

以你去做研究？」我說。 

大家頻頻點頭。 

「不，因為工作有空檔。」小丑說。 

「因為工作有空檔就去酒館休息……怎麼可能。因為工作有空檔所以就去酒館工作



嗎？」我說。 

小丑皺眉，「不，我就說是工作有空檔了。」 

團長在旁邊令人毛骨悚然地喃喃：「我們的工作怎麼可能有空檔？看來還可以再多

接幾個委託……」 

「小丑去找人聊天。」夜鶯指著小丑。 

我看向小丑，小丑則笑笑的沒說話。 

雖然我想繼續問下去，但這氣氛感覺是不讓我問。該怎麼說呢……小丑這人沒什麼

「私事」，就算有需要保密的事通常也和「工作」有關。例如秘密委託或他自己的研究。

既然團長看似不知道這件事，那麼他去酒館處理的很可能是他自己的研究。眾所周知，

我上次才因為幫他領違禁品而被巡守隊抓去關，可想而知他的研究手段偶爾就是會遊走

在法律邊緣之外。所以他為了不讓我們被扯進他淌的混水，才會遵循狼藍的「法庭上作

證不知情」告誡，不讓我們知情？ 

就小丑的個性而言是有可能……不，也有可能他就是習慣什麼都不說。不知是想保

持神秘感還是他有什麼天大的危險打算，總是讓大家在旁邊白操心，這點實在讓人很頭

痛。 

大概是接到我操心的眼神，小丑果斷地轉移話題：「還是先來談談考絲先生的腿吧。」

他舉起手中的斷腿，問我：「哪裡撿到的？」 

「海灘上。沿著海岸線往南約一點六公里，我有用石頭作記號……」忍不住看向那

條斷腿，我低咒了聲「該死」，同時很慶幸本團新人撿柴火去了不在現場，我才能毫無

保留展現自己的驚恐。我摀著半張臉，搧搧手對小丑道：「拿開，我會怕。」 

小丑只是笑了笑，當著我的面就翻開靴子確認裡頭的情況：「現場的狀況怎麼樣？」 

我哀嚎了聲別開視線，邊咒罵邊回憶道：「啊這該死的……現場沒有鞋印也沒有動

物腳印……靴子是半浸在沙裡。」 

「像是被沖上岸？」小丑戴了手套的手塞進靴子，把斷腿抽出來一點。 

「該死……對，像被沖上岸。」 

「看起來確實短暫浸過水，但沒有泡漲或脫皮。應該丟進海裡沒多久就被沖上岸了。」

小丑捏了捏那條腿……我看不下去了，我轉身背對他。 

「可憐的考絲先生。」小丑說。 

「是啊，分屍案真該死的可怕。」我面向寬廣的山壁，喃喃說出真心話。 

「分屍？」小丑的嗓音聽起來有點驚訝。 

「不是嗎？」我一愣，不自覺回頭看他。 

「切割邊緣有收縮痕跡。」小丑趁勢將我非常不想看的那條腿鋸斷處轉過來。「喔

我他媽的天啊。」我摀著眼睛說。而小丑指著斷面，彷彿在解釋一根胡蘿蔔切面的新鮮

度般繼續說：「死後才分割的斷肢切口會很平整，像切肉一樣。若在活著的時候進行分

割，切分處的皮肉會有收縮痕跡。看到皮肉邊緣的弧度了嗎？至少鋸下這條腿時──他

還活著。」 

「不是吧……」我摀著眼睛，崩潰地喃喃，左腿因想像而隱隱作痛。 

「等等有空嗎？」小丑問。 



「你想幹嘛？」我警戒地反問。 

「幫我做個冰櫃，以便將腿運送到考絲夫人那裡。」小丑說。 

「啊，好吧，隨便……」我閉著眼揉揉眉心。 

「那就拜託你了，我繼續驗屍。」小丑的腳步聲遠去，帳篷門簾掀開的聲音。 

啊……他肯定是故意的。我這才懊惱地睜開眼睛。 

這傢伙從以前到現在都沒變，只要一有機會就嚇── 

「她的心是冷的！」 

「但胸是熱的──」旁邊傳來兩道稚嫩的嗓音，夜鶯玫瑰又開始唱歌了。 

「如果你問得很有禮貌！」 

「她會讓你吃……」 

「停停停停停！」我、我我我的天啊！她們怎麼還在唱這種歌？我趕緊上前制止，

叮嚀她們別再唱這首歌，並設法教她們一首關於「騎士」的新歌，以轉移她們的注意力。

這個方法果然管用，兩個小孩立刻舉起木劍去一旁邊比劍邊唱新歌了。 

 

★ 

 

這天傍晚，團長穿著非常體面的「半喪服」回團。那身衣服是接近喪服的灰白色調，

但款式不會過於正式，正好適合這個情況不明朗、不知該不該哀悼的場合。他臉上的鬍

渣也刮了乾淨，拄著一枝最近流行的東方甘蔗1手杖，戴著兩枚不知從哪買來的二手鰥夫

戒指──一枚是在小玻璃罩內嵌著不明人士頭髮的喪禮紀念戒，一枚是兩手交握款式的

金色萬環戒2。 

「那貪財的老妖精！」團長咆嘯著脫下戒指，作勢要把兩枚戒指都摔上桌面，但在

接近桌面時還是即時收勢，很珍惜地將要價昂貴的戒指輕輕放下，並挪到遠一點的地方

拍桌道：「我都已經假扮成鰥夫引起共鳴了，她竟然還是想殺價！」 

「殺價？但我們不是找到了她丈夫的……呃，行蹤嗎？」我皺眉繼續縫手上的表演

服。 

「她說只找到她丈夫的左腿，所以只想付我們半價。」團長咬牙切齒地說。 

「半價？」我大驚停下手上的針線，看向團長，竟然有人敢向團長殺到半價？還不

如叫團長拿刀自刎算了。 

「別說半價了，九八折都不給她打。」團長翻了個白眼，「但下次她想預約我們的

包場演出時，可以享受九折優待。」 

「九折！」我有點驚訝，眨眨眼看向團長。好久沒看團長打這麼多折了。 

「一方面是這條斷腿的情況恐怕不單純，我想早點抽身了事，一方面是她在社交圈

吃得很開，有許多貴婦朋友。」團長瞇起眼搓了搓手掌，哼笑道：「而她對丈夫的斷腿

毫不在意，東扯西問只想和小丑聊久一點，還頻頻拋媚眼，顯然會變成我們未來包場演

                                                 
1
 東方甘蔗（chinoiserie cane）：即「竹子」。 

2
 萬環戒（gimmal ring）：萬環戒是由兩至三個環組成的戒指。是十六、十七世紀盛行的結婚對

戒款式，會以雙環組合的狀態送入教堂，並於婚禮時拆成兩戒，分別交給新人佩戴。 



出的常客。」 

「拋、拋媚眼？在丈夫面前……呃，在丈夫的斷腿的面前？」我難以置信。這位夫

人的丈夫腿都斷了，她還有心情向小丑拋媚眼？ 

「考絲夫人和考絲先生本就婚姻失和，她從頭到尾都不是因為『擔心』她丈夫才委

託我們的，而是想『跟監』她丈夫的行蹤。考絲先生是入贅的，他家裡有名望地位，但

夫人家比較有錢，因此她『買』了夫家的名望進門。她怕丈夫捲款和情婦私奔，想請我

們盯好丈夫的動向，不，錢的流向。」團長說。 

我打了結，把線咬斷，摺好表演服。同時覺得這位夫人聽起來非常厲害，難怪一開

口就敢跟團長殺到半價。 

「但碰上馬戲團迷人的男演員們呢，這位精明的夫人也只能把錢花在門票上了。」

團長冷笑，「一週有七天，一天可以有兩個場次，她會一次預約幾場呢？」團長笑瞇了

眼，猥瑣地蠕動手指擺出數錢的動作。 

這人怎麼老是這麼無恥…… 

大約是感覺到我的鄙視，團長比著我說：「到時候你就穿馬褲去和她們握手吧。只

穿馬褲。」 

我大驚抱胸後退兩步，「要要要我在一票貴夫人面前半裸？我、我我我我才不要！

天知道她們手會放哪裡！想都別想！」 

團長雙手環胸，邊點頭邊打量我全身：「看哪邊露得多就放哪唄。我看還是穿短版

緊身褲吧。」 

「我不要──！」我抱頭跪在沙地上。 

團長拍拍我的肩安慰：「放心，不會第一次包場就讓你穿成那樣。一開始就滿足所

有貴婦的話，她們哪還會有繼續砸錢購票的衝動呢？」 

我跪在沙地上沉默了一下，思考團長的商業頭腦對我而言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好

吧，似乎是好事，這件事能拖就拖，貴婦們身邊應該不乏她們砸重金資助的年輕歌劇演

員和貌美藝術家，說不定只看我們一場就膩了呢。畢竟比起歌劇，我們馬戲團算是不入

流的表演嘛，新鮮感應該很快就過了吧。 

「看你那副嘴臉應該是不想好好留住回頭客了，那你第一場就脫了吧。」團長在旁

邊涼涼地說。 

「哈哈哈不怎麼會呢？我當然希望夫人們多來光顧，馬戲團多賺點錢啦。」我立刻

涎著臉笑道。 

團長嗤了聲一巴我的頭：「不要臉的東西。」 

你才不要臉呢──！整團最不要臉的應該是你吧？你怎麼還有臉說我？果然很不

要臉。我抱頭怨憤瞪著他。 

團長又巴了我的頭一下：「瞪什麼瞪，眼睛大啊？去去去，去工作。夜魔快回團了，

去把他的床位準備好。」 

我一愣，頓時忘了滿腔悲憤和頭頂的疼痛，抬頭就問：「夜魔？他睡哪裡？」 

「新人帳篷。」團長說。 

「和副……喜鵲一起？」我有點驚訝。雖然這是很理所當然的安排，畢竟新人不會



有「獨帳」──獨立的個人帳篷，但我還是很難想像他們兩人得睡同一間。他們簡直就

是……該怎麼說呢？兩個極端？ 

「你們之後都得扎堆睡了，附近沒什麼樹，要省柴火。」團長搧搧手，邊點菸邊離

開。 

在我們有「獨帳」之前，是不會有正式的床墊或床架的。因此，得用麥稈或乾草之

類的東西在地上堆出一個整齊的長方形，並罩上一層床單或毯子。 

我抱著一疊已經抖過灰塵的毯子，匆匆走向灰色帆布的新人帳篷。 

「我要一杯啤酒！」玫瑰的聲音。 

「我要一杯薄荷酒，有加藥藥的那一種！」夜鶯的聲音。 

因為這兩個小孩的聲音又尖又亮，我常常在看到她們之前先聽到她們的聲音。 

我往生陰的源頭看去，只見兩個小孩圍在一塊副隊長撿回來當柴火的破木板邊，拿

著喝湯用的杯子不知道在扮演什麼。 

因為她們剛跳進海裡，身上的衣服全濕換掉了，連木劍也被她們掛起來晾乾。現在

玫瑰換了一身陳舊玫瑰粉的小裙子，夜鶯則換了一身淺綠松石色的連衣褲，兩個女孩的

濕髮擦乾後，都被我綁成整齊的麻花辮，現在看起來意外地有氣質。 

「妳只要喝酒嗎？」玫瑰問。這發言果然不怎麼有氣質。 

「還要下酒菜。」夜鶯煞有介事地說。看來她們是在扮演──酒館的客人？ 

「妳要什麼下酒菜？」玫瑰問。 

「蛋糕。」夜鶯說。 

「我也要蛋糕。」玫瑰一臉嚴肅。 

「梨子蛋糕。」 

「野蜂蜜蛋糕。」 

「李子蛋糕！」 

「加了很多黃黃的奶油的蛋糕！」 

兩個小孩看起來口水直流，我聽見咕哩兩聲，她們的肚子叫了。呃……確實是快到

晚餐時間了，幸好今天的晚餐很豐盛，大廚應該會烤水晶從海裡抓的魚來吃。 

兩個小孩可憐兮兮地吃著空氣蛋糕，越吃肚子叫得越大聲，看得我都於心不忍，想

叫她們別再玩了去休息吧。沒多久她們總算把空氣蛋糕吃完了，開始喝空杯裡的空氣

酒。 

「呼啊！」玫瑰作勢抹抹嘴巴。 

啪！夜鶯作勢喝光，把杯子重放在破木板上。 

「現在，來談正事吧。」玫瑰一副小大人樣，用稚嫩的手掌拍拍桌面……破木板。 

「什麼正事？」夜鶯也正襟危坐，一臉認真盯著玫瑰。 

「我給妳很多錢，妳要到我這裡來嗎？」玫瑰問。 

「我不要錢。」夜鶯說。 

「那妳要什麼？」玫瑰問。 

「蛋糕。」夜鶯說。 

「我也想要蛋糕。」 



「蛋糕好好吃。」 

「對啊。」 

兩個小孩講到這裡又沉默幾秒，肚子咕哩咕哩地發出嚎叫。 

但她們定力十足，竟然還能把這場酒館的戲碼繼續演下去： 

「那我給妳比團長還多的錢，妳要到我這裡來嗎？」玫瑰問。嗯？這是什麼戲碼？

酒管裡挖角或拐騙人才的戲碼？這兩個小孩喜歡扮演的「大人」還真特殊，我還以為她

們只愛扮演小丑、水晶、狼藍、團長這些身邊的大人。 

「有蛋糕嗎？」夜鶯詢問挖角待遇。 

「有。」玫瑰點頭。 

「那我要。」夜鶯被拐騙。 

「那你就來我們這裡吧，小丑！」玫瑰一拍破木板。 

小……小丑？等等，她們在扮演的是小丑？所以這是小丑在酒館裡被挖角的戲碼？

等等，除了蛋糕之外，也太寫實了吧？ 

我趕緊把懷裡的毯子放下，上前詢問情況：「夜鶯、玫瑰，妳們在扮演什麼啊？」 

兩個小孩對看一眼，說：「小丑和一個紅紅的人。」 

「紅紅的人？」我問。 

兩個小孩又對看一眼，搖頭道：「小丑給我們蛋糕。」「所以不能說。」 

不能說？小丑要她們保密？該不會真的是什麼嚴重的……我眉頭深鎖，嗯，但他有

時候偷給這兩個小傢伙吃零食也會要她們別跟我講，不然可能會被我唸。既然這倆孩子

收了賄，要從她們口中套出情報可能得下點功夫…… 

「那個人有這麼高。」玫瑰比了個不可思議的高度。 

「說會給小丑更多錢。」夜鶯比了一個麵包布丁那麼大的範圍。 

「比團長更多。」玫瑰雙手大開筆劃了一個木桶那麼大的範圍。 

「很多很多。」夜鶯見狀把雙手撐開到極限。 

「是有錢人。」 

「請我們吃五塊蛋糕。」 

「五塊。」夜鶯表情凝重地伸手比了五。 

「很好吃。」玫瑰兩眼發直，似乎快滴口水了。 

「真的很好吃。」夜鶯舔了嘴巴，肚子咕哩──長叫一聲。 

「……」我沉默看著已經把事情抖漏乾淨的小孩，聽著她們扭曲哀號的肚子，然後

安慰道：「大廚正在烤魚，應該等一下就能吃晚餐了。」 

兩個小孩歡呼了聲，衝向冒著炊煙的廚房帳篷。 

我嘆了口氣，無奈地看著她們的背影，才彎身抱起地上的毯子，走向新人帳篷。 

看樣子小丑又被挖角了啊？他果然很受歡迎。不知道這次是醫生、貴婦還是作風極

端的秘密團體呢？ 

之前甚至有暗殺者公會想挖角他當藥劑師呢，除了療傷藥之外也得製作毒藥。也遇

過富商挖角想讓他當──嗯，上門女婿，據說富商的女兒對他一見鍾情。但再怎麼說竟

然願意讓一個檯面上的「演員」入贅家裡……受歡迎的人果然不一樣。 



但這次有點奇怪。我皺起眉，雖然挖角他的人不少，他也都一律拒絕，這卻是他第

一次要求兩個小孩替他「保密」。難不成他真的在考慮跳槽、離職？嗯……不，或許是

他想隱瞞讓小孩在餐前吃了五塊蛋糕的事吧？我瞥向正盯著廚房帳篷在吸口水的夜鶯

玫瑰。難怪前幾天有次晚餐這兩個小孩打死不肯吃剛煮好的苦甘藍菜湯，看來真是吃蛋

糕吃撐了。 

 

★ 

 

繁榮的橘園地區有座植物園，索羅斯植物園裡有一幢溫室，玻璃罩頂的溫室左翼，

是一間裝設了加溫與加濕設備的蕈類養殖房。 

目前植物園警備最嚴密的便是這間蕈類養殖房。那些買票遊園的顧客無法進入這個

重兵駐守的禁地，進行學術交流的植物學家、來交易種子或孢子的外地使節則得經過申

請、身分審查、搜身、更衣等環節才能進入這間密室。 

而我們的贊助人，那位總是哭哭啼啼的前委託人，叫阿福什麼的……因為他們家族

產業的原因，他常被請來植物園的蕈類區，他家中的技師也定時作為培育顧問前來支援，

因此他是這裡的高級貴賓。有他領路，我不必更衣就能進入這間警備嚴密的蕈類養殖

房。 

「阿佛多洛里瓦多子爵。」兩位植物園的守衛朝他行禮。 

贊助人睨了他們一眼，脫下沾了雪末的厚重大衣，交給其中一名守衛。 

守衛恭敬地用雙手接下。 

贊助人回頭，必恭必敬地彎腰對我囁嚅：「請……請進。」 

兩位守衛略顯吃驚地瞄了我一眼，才垂下眼替我們開門。 

一陣帶著蘑菇味的溫暖霧水撲面而來，我掩嘴嗆咳了聲。出風口的蒸氣讓這裡水霧

瀰漫，沉降的水氣河川般浮游在走道上，厚重的石磚牆面凝著水珠，濕潤、溫暖的環境

讓人彷彿一腳就踏進了異國。 

蕈類養殖房比我想像中大，約有六個貴族寢室那麼大，裡面沿著牆站了六名守衛，

每人穿的都是雙排釦的鹿皮色正裝，室內的霧氣讓人看不清他們的長相。 

走道兩側能見腐木和一些半枯的樹，上方零零落落長了形色各異的蕈類，有些從土

裡冒出來的球狀蕈菇甚至有拳頭那麼大。 

贊助人讓我在中央的環型花園稍等，他走向其中一名守衛，低聲說了幾句話。守衛

點頭，朝牆邊那座烤爐般的石砌養殖槽彎下身，用鑰匙打開底下的木門。守衛繫上蒙臉

布探頭進去，用鑷子從養殖槽夾了一樣小東西放入玻璃瓶，將瓶口融了蠟封好，交給阿

福什麼的。 

阿福什麼的急匆匆跑過來，略喘地把包裹絲綢帕巾的玻璃瓶交給我：「就……就是

這個。」 

「這就是『紅衣女孩』？」我皺眉掀開綢帕，捏起小玻璃瓶放在眼前端詳。 

「是，這朵是給予我們阿佛多洛里瓦多家族作為培育樣本用的。」贊助人用另一條

藍帕巾擦拭被溫室蒸出來的汗。 



「比我想像中小。」我晃了晃瓶身，看著玻璃瓶裡約只有指甲大小的紅傘菇。這就

是傳說中的毒菇「紅衣女孩」？尖帽般的朱紅傘蓋，嫩粉色的細菇柄，看起來甚至可說

不起眼，感覺是偶爾會在森林樹根上看到的那種小蕈。 

「請請請請小心！紅蓋盔孢傘有劇毒！」贊助人緊張兮兮地看著我的動作。 

「劇毒？」我放低玻璃瓶看他。這封口的白蠟還溫著呢，倒了這麼厚一層，除非直

接砸碎，不然恐怕一滴孢子也沾不上。 

「中了毒會有三十六小時的假痊癒，一天半後就會吐血而亡！」贊助人嚥了口唾沫，

滿臉戒慎看著玻璃瓶裡指甲大小的小紅菇。 

假痊癒？聽起來有點耳熟……「啊，就是之前小丑威脅要讓你喝的那種蘑菇？」我

問。 

「不，那是鱗柄白鵝膏，別名『毀滅天使』……而且當初並不是雷特醫師在威脅我，

主要是您……您拿茶強灌我……」贊助人說。 

嗯？不，當初主導的應該算是小丑，他竟然說是我……他感覺起來是這樣嗎？好吧，

難怪他似乎有點怕我，那我應該好好解釋一下，不然他老是這麼戰戰兢兢我也很累。 

「但我當初灌的是瀉藥。所以你沒事。」我笑著拍拍他的肩。 

「啊，是……」贊助人肩膀一抖，扯開嘴角乾笑。 

「換茶把戲。我總不會拿真的來毒你吧？馬戲團又不接受殺人委託。」我再次朝他

笑笑，攤開雙手以示自己的無害。 

「啊，是，您說的沒錯……」他笑得更勉強了，抖著手用那條藍帕巾拭去頰側的汗，

還把牛奶般融化的妝粉給擦了下來。 

搞什麼，怎麼好像是反效果？算了，我乾脆把裝有那朵紅衣女孩的玻璃瓶收進外套

內層，換一個話題： 

「最近收入怎麼樣？還在經營屍體買賣嗎？」 

贊助人一愣，嚥了口唾沫說：「不，最近屍體買賣風險太大，我們轉做另一項新興

生意。」 

「新生意？跟我們團長報備過了？」我問。 

「不，請您替我轉達。」他戰戰兢兢地縮著肩膀。 

「什麼生意？」我問。 

他看了看四周，確定一旁的植物園守衛聽不見我們的聲音，才湊近我，滲了汗的唇

上噘起，低聲吐出兩個字：「人血。」 

我皺眉瞥向他：「人血？活人的血？」 

「是。」他把被妝粉染白的藍帕巾塞進外套內層，改掏出一張摺疊整齊的報表，遞

給我：「從活人身上取血並不會牽涉到謀殺或屍體竊盜，算是安全買賣。」 

「這也有市場？」我疑惑地接下報表。 

「主要是用於神祕學儀式，以及──」他又往左右瞄了一眼，把嗓音壓得像出風口

蒸氣的嘶嘶聲：「作為高級食品。賣給那些吸……夜行人種。」 

「夜行人種？他們有能力用高價購買這種黑市的人血嗎？」我皺眉。 

「情況和以前不同了。最近有不少消費能力較高的吸……夜行人種，能私下購買人



血。」他瞇起眼，低聲說。 

嗯……確實，自從二十五年前的反歧視法案推行後，地位高或經濟水準高的夜行人

種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但比例而言還算很少數。既然這阿福什麼的一副胸有成竹的樣

子，那麼應該是有累積一定的客群了吧。 

看時間差不多了，我深吸了口溫暖潮濕又帶蘑菇味的空氣，甩甩紙轉身道：「那麼

您提供的『紅衣女孩』一朵我們收下了。至於新營收項目的報表，我會轉交給我們團長。」 

 

★ 

 

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我單手抓著鐵桿把自己放下，落地後

拿起木樁上的毛巾擦拭頭臉的汗，舉步穿過空蕩蕩的表演帳篷，到角落的水桶舀起一瓢

水飲盡，喘了口氣，再舀起兩瓢水喝光。 

扔下水瓢，我繼續擦拭汗濕的頭髮。同時用腳挑翻火盆一踩，將它倒扣在地上熄火，

鐵盆邊緣冒出幾絲煙霧，悶在裡頭的炭火很快就熄了。我把毛巾甩上肩，踩著砂質土往

外走。撲面而來的涼風讓剛鍛練完的熱度稍微冷卻，我這才想起自己還沒穿上衣，於是

上半身探回門裡，撈起襯衣。在涼風中擦拭上半身的汗時，我用指腹滑過左肩窩處一枚

長菱形的凸起。疤痕不痛也不癢，那枚箭傷已經好得差不多了，因此我總算可以重新開

始鍛鍊。我邊走邊套上襯衣，拎著毛巾走向沐浴帳篷── 

「嗯？」 

我抬眼，注意到那個剛從團長帳篷走出來的身影。 

那人有著一頭黑髮，身材高挑，身穿一襲靛藍色開襟睡袍，胸口到脖頸全袒露在外。

他雙手搭在睡袍口袋，睡袍底下沒穿長褲。我皺起眉，明明是冬天，腳會很冷吧？ 

這時，從另一邊走來一個黑短髮的身影。那人全身穿著整齊的黑衣，戴著一雙黑色

皮手套，從領口到靴子都包得好好的，穿戴得密實又嚴謹。 

兩個黑髮的身影碰面了。 

我心下一驚，把毛巾搭在肩上緩緩靠近。 

「你是？」穿睡袍的人率先開口。 

「這裡的員工。」全身黑衣的人說。 

「正巧，我也是這裡的員工。」穿睡袍的人笑著說。 

全身黑衣的人瞇起眼。 

穿睡袍的人伸出右手：「我最近才剛復職。你不認識也是當然的。」 

全身黑衣的人擺出較有禮的表情，握住他的手：「我也是最近剛入職。」 

兩人握手時都很禮貌地看著對方，直到副隊長開口：「薛爾家族的打手，蘇珊．莫

里斯的暗殺事件，藝倫薩的政變……我以為您已經退休了呢。」 

夜魔也笑著回答：「我倒是以為你已經死了。畢竟官方證詞表明那個已經覆滅的執

法組織的最高權力者早前藉由絞刑喪命。」 

兩人握著的手沒放開，臉上的表情都很禮貌，但我鍛練完的熱度倒是瞬間冷卻下來。

這……這兩人怎麼回事？怎麼像要互相廝殺一樣？我捏著毛巾想如果他們真打起來，我



是不是該過去勸阻啊？呃，不，我覺得他們倆要打的話我應該也是擋不了，大概就像巨

蟒和鱷魚在纏鬥時旁邊飛來一隻想勸架的小椋鳥吧。嗯，既然勸不勸阻都沒用，我還是

乖乖遠離這肅殺的…… 

颯！ 

一陣冷風吹來，夜魔的浴袍被掀開── 

從這個角度看不見浴袍裡的情況，但我能看見副隊長的表情。 

副隊長視線往下，緩慢地皺起眉。 

風停後，兩人很沉默地鬆開對方的手，應該說副隊長主動鬆開對方的手，而且往後

退了一步。這看起來是非常禮貌且退讓的舉動，顯然夜魔的浴袍裡什麼也沒穿。 

「我的興趣是日光浴。」夜魔補了這麼一句，更證實我的推測。 

副隊長看著夜魔，緊皺的眉頭沒有鬆開。 

此時，似是注意到沐浴帳篷邊的我，夜魔抬手走來：「小貓咪──」 

「小……欸？叫誰？叫我？」我看了看四周，遲疑說。 

「你現在的藝名不是貓眼嗎？當然是叫你。」夜魔雙手插進開襟睡袍的口袋。那往

下壓的力道把襟口扯得更開了，結實的腹部袒露到肚臍以下。 

「不……那……請你叫我貓眼。」我皺眉。 

這時，我們團的新人，全身包裹黑衣的那位也走過來。 

「請告訴我今天的工作內容。」新人再次使用了類似命令的語氣。 

「啊，是。」我很順從地回應。 

對，還沒指示新人今天的訓練和工作內容呢，不愧是大組織出身的，做事這麼主動

又有效率。 

「對了，小貓咪。我現在也算是新人，團長要我來找你，說你會分發團內工作給我。」

夜魔也說。 

什麼？他以前不是在馬戲團待了挺多年嗎？這樣也算新人？好吧，既然團長這麼

說……等等，要我分發工作給兩位新人？兩位都是我來帶嗎？這樣分配工作是比較方便

沒錯啦，但……難道就不能找其他團員一起帶嗎？再怎麼說，由我一人來訓練…… 

我抬起眼，看著前方兩位比我還高大的新人。全身黑衣的那位身材較瘦，但我見過

他徒手折斷現行犯的脖頸，所以我可以簡單把他比喻為斷頭台或是美洲豹。穿睡袍的那

位身材應該是本馬戲團最壯實的，我小時候就見過他把發狂的鬣狗揍翻在地，大概可以

算是鐵皮馬車或是野豬吧。與其說在帶新人，其實我更像在馴獸，而且都是異常兇猛的

猛獸。更何況這兩人就某方面來說都很難命令。 

我深吸了口氣，對較壯的那位說： 

「啊，那這，夜魔，麻煩你去買花花要吃的。早市賣剩的爛魚一桶。」 

我接著對較瘦的那位說： 

「副……內……喜鵲，麻煩您……你去清理馬廄。」 

我到現在還捉摸不定該叫這位新人副隊長、內利斯閣下還是他的藝名，三個我都不

太想用。畢竟我想盡量不叫他，應該說能離他越遠越好。 

夜魔好笑地看我：「那我走啦，小貓咪。」他厚重的手掌用力拍拍我的肩，扯到左



肩的傷讓我嘶了聲。 

夜魔兩手搭在睡袍口袋，轉身往帳篷走，看樣子終於要去換上比較體面的衣服。 

我揉了揉左肩窩，回頭問全身黑衣的新人：「你……做過清潔工作嗎？」 

 

★ 

 

我左手拿著湯，右臂夾著捲成一束的近日畫報和傳單，皺眉看向小丑：「你在屍檢？」 

只見他的解剖台上放著一具異常巨大、全身長滿紅毛的屍體，不知道是什麼品種的

怪物。 

「嗯。」小丑將一顆臟器舉到眼前端詳。 

那顆臟器光滑軟嫩，色澤暗得像血香腸，形狀有點像腦袋，但依小丑動刀的部位那

肯定不是腦袋。我腋下夾著畫報坐下，忍不住問：「那是胃嗎？」 

「腎臟。」小丑放下那坨滑嫩的深色臟器，從全身長滿紅毛的屍體腹部拉起一大片

網狀物：「這才是胃。正確來說是蜂巢胃。」 

「噁。」看著血淋淋的臟器、被剖開的屍體，配上空氣中飄散的生血味，我忍不住

把手裡的湯杯放下。 

「比起人或馬，牛的腎臟像腦一樣分割成許多葉，因此看起來會像巨型桑葚。」小

丑用食指敲了敲那坨滑嫩的深色臟器。 

「這是一頭牛？」我瞇眼掃視著這隻毛皮上有血跡和傷痕，全身紅毛，幾乎看不出

原貌的生物。 

「不只是一頭牛，是南領家族的血牛。」小丑把臟器塞回原位。 

「血牛？用來取血的牛？」我皺眉。 

「不。是他們家族三代花費六十年，用各品種牛隻配種而來，毛色像血一樣的赤栗

色品種牛。牠們的毛皮反光時像流動的鮮血、牠們赤黑的角像凝固的血跡，蹄子卻白得

像血液冷卻時漂浮上方的凝固脂肪，因而被稱為『血牛』。一隻公牛要價等同半座莊園，

而同樣毛色的母牛是無價之寶，不對外銷售。」小丑說。 

「這麼貴？他們應該把這種牛保護得很好吧？怎麼就死了？」我看向旁邊滿是傷痕

的屍體。 

「牛場的防守嚴密，石圍牆、帶刺的鐵網、還有執矛守衛駐守。卻在清晨發現這頭

牛的屍體。他們原以為是敵對家族的威脅手段，但附近的村落也有牲畜遭逢同樣的意外。」

小丑轉身面對我，兩手撐在解剖台邊。 

「什麼意外？」我問。 

「野獸攻擊。」小丑說。 

「野獸？」 

小丑側身，戴著手套的手撫過牛腹側的深長爪痕。 

「狼？」我問。 

「比狼還大。」小丑說。 

「熊？」我問。 



「腳印肯定不是熊。」狼藍帶著黑豹走進來，摘下帽子甩甩髮上的雪，小丑攤開一

條白布避免那些雪渣飛濺到屍體上。 

狼藍將一枚石膏模型掏出來，那是一枚剛從泥地或雪地上翻模出來的腳印模型。腳

印十分奇怪，有四枚腳趾，肉墊的部分比狼掌大，比熊掌修長。 

「這是什麼生物？」我皺眉。 

狼藍搖搖頭，看向小丑：「牙齒呢？」 

小丑拿著一只鐵盤走出帳篷，裝了一些雪回來，開始用雪捏一樣東西。我看了一會

兒，那兩個對稱月牙形的東西是一副上下顎的齒模。 

齒模有尖長的犬齒，片狀的銳利門牙，後排牙齒小丑省略沒捏出來，一般而言猛獸

只會用前排牙齒狩獵，應該是血牛屍體上只留下前排牙齒的痕跡。 

我和狼藍湊近去看那副用水定型的雪捏齒模，因為小丑手上還沾了血，整副獠牙齒

模看起來花紅花紅的，十分驚悚。 

「看起來不像狼。也不像熊。」狼藍皺眉看著那副齒模。 

「猿猴？會爬牆的狒狒？」小丑也皺眉。 

「沒有猿猴有這種門牙。」狼藍指著上下顎的那排片狀門牙，「就連一般犬科或貓

科都沒有這種門牙，牠們的前齒通常是柱狀的。而猿猴雖然有片狀門牙，卻沒見過這麼

尖的。」 

「在動物界有類似的嗎？」小丑問。 

狼藍頓了頓，遲疑道：「陸地上沒有。這種片狀的利齒，很像──」 

「很像？」我追問。 

狼藍更遲疑地說道：「鯊魚。」 

「鯊魚般的門牙，配上四根犬齒？」小丑挑起一邊的眉。 

「合成獸？」我皺眉。 

「或許真是南領家族的競爭對手胡亂用各種野獸的牙齒拼出『怪物的嘴』，再用牛

皮鞣製『怪物的腳』裝在鞋底，殺了牛後故意留下痕跡，引發恐慌。」小丑用旁邊小火

加溫的溫水洗去手上的血跡。 

狼藍看向解剖台上那頭死狀悽慘的牛，眉頭緊皺，看似並沒有很贊同小丑的結論。

旁邊的黑豹仰起烏黑的鼻吻用臉頰蹭了蹭狼藍的手。 

「屍檢的部分已經結束了，這頭牛的後續調查應該也會交給妳和地獄。」小丑用食

指敲敲解剖桌的邊緣，看向狼藍。 

狼藍點頭，突然看向我，說：「對了，你派新人去掃馬廄？」 

我正在抓起小丑剛捏好的雪捏齒模研究，一愣，問：「怎麼了嗎？」 

「剛剛經過馬廄時，新人說馬廄有點狀況，要請你去看看。」狼藍說。 

我捧著齒模心想，那個公爵家的三子兼巡守隊最高權力者果然沒有親手打掃的經驗。

他說「曾經打掃過」果然是在逞強嗎？我就想說他這種身分怎麼可能有人敢讓他去打掃，

他的打掃經驗到底是怎麼來的？看來可能只是用撢子揮揮他辦公桌上的灰塵就當是打

掃了吧。如果老實說不會掃我就會親自教他或是派其他工作給他了，幹嘛要逞這個強呢？

嘖嘖，真是的，希望馬廄的狀況不要太糟。 



我正要放下手中的雪捏齒模趕去，就見小丑也在收拾解剖工具準備離開。 

我隨口問道：「你要去哪裡？」 

小丑解下圍裙，看向我，嘴邊習慣性遷起淡笑：「辭職。」 


